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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民融合」與生物科技
China’s Military Biotech Frontier: CRISPR, Military-Civil Fusion, and 
the New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取材/2019年10月8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 October 8/2019)

在生技領域上，當中共整合學術、軍事與商業資源，尋求擴大全球研究合作

之際，他國夥伴必須留心其意圖與參與動機。儘管生醫研究無疑能創造突

破性成果，但倫理議題仍須謹慎面對，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亦須嚴加戒備。

前言
中共「軍民融合」的國家戰略已將生物學列為

優先發展項目，1 因此其正尋求利用「生物交叉」

科技在國防、科學和商業發展獲得綜效，就不足

為奇了。中共的軍方科學家與戰略家已經不斷強

調生物科技在「軍事革命未來發展中，具有高度

重要的戰略性」(PLA Daily, October 2015)。雖然

中共並非唯一承認生物科技在未來戰場潛力的

國家，但中共的研究方式試圖整合產業界、學術

機構及軍事計畫，包含透過研究合作與採購取

得軍民兩用的商用科技，此一種手段特別引人注

目。尤其中共目前是CRISPR-Cas科技的先驅，這

種新型的基因編輯技術即便尚有諸多限制，依然

展現其獨特的潛力與準確度。2

軍事革命的生物面向
中共軍方官員與科學家均預期目前生物學的進

展，將有助於戰爭性質的轉變。共軍的高階軍官

與學者確實不只聚焦於「國家生物安全防禦」在

抵抗感染性疾病方面的能力，同時也重視探索生

物科技的軍事潛力，甚至是攻擊應用(China News 

Network, February 15, 2012;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ril 18)。3  譬如共軍第三軍醫大

學的郭繼衛大校與人合著的《制生權戰爭》，內容

探討生物科技對軍事革命的影響。4 「制生權」可

以解釋為「生物主宰」(biological dominance)或是

「生物學優勢」(superiority in biology)，這個概念

在共軍對未來戰爭各種權威層級的著述中愈來

愈常見。5

其中，前共軍軍事醫學研究院院長、現任軍事

科學院副院長賀福初少將，長期以來就一直是推

動生物科技軍事化的主事者。賀少將預期「現代

生物科技整合資訊、奈米科技及認知等領域，將

會對武器與裝備、戰鬥空間、戰爭形態及軍事理

論產生革命性的影響」(Reference News, August 

24, 2017)。因此，根據這項新的「軍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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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戰場中致勝需要的是「制生權」，而戰爭

的「生物疆域」將會是運用新方式作戰的全新

領域。在革命的過程中，隨著如腦機介面(brain-

machine interface)這類技術的進步，可能在未來

的戰鬥平臺上實現「人機一體化」。例如，軍事醫

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已經與企業「酷成長」合作，

該公司專門研發一系列腦波產品以生產腦機介

面，研究運用人工智慧來解讀生物訊號(Econom-

ics Daily, December 25, 2017; Sina, December 

28, 2017)。

共軍研究人員也已密切檢視美國的各種計畫

與國際的研發成果，這似乎對中共目前的發展方

向有著引導或激發作用。例如美國國防先進研究

計畫局(DARPA)成立生物科技辦公室時，就引起

了中共的注意。同時共軍學者也檢視了外來的俄

羅斯「殭屍槍」，這種以電磁輻射為基礎所打造

的武器，據傳參考了以色列針對阿拉伯人採取的

基因武器計畫(Sohu, 2012)。6 對於這些國外計

畫的特別關注，以及中共自己歷史上曾發生的悲

劇，似乎沒有讓共軍在思考這些武器的攻擊用途

時瞻前顧後。7 雖然這些關於「基因武器」的論述

不能被當作是官方準則或正規作戰概念，但當多

中共積極發展生物科技，並試圖整合至產業與軍事計畫中。(Source: Flickr/Can Pac S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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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來自具影響力機構的共軍學

者與科學家皆發表了十分雷同

的議題時，這就值得注意了。

某些有關「生物領域的軍事

衝突」之討論特別讓人憂心。例

如雖然有軍事專家認為「生物

民族主義」(ethic bionation)的

概念有誤，但似乎在共軍的官

方教科書仍提到「特定種族基

因攻擊」的可能性(China News, 

July 19, 2018)。8  根據共軍國

防大學的前校長張仕波上將所

言，當今生物科技的進展創造了

做出「毒性更猛、傳染力更強、

抗藥性更高」的新合成病原體

的可能性。9 共軍軍事醫學研究

院的某位研究員更提到「很明

顯的，基因武器比傳統生物武

器具備更多優點」(China Mili-

tary Network, November 10, 

2017)。其中特別是經過武器化

的CRISPR預期將變得更致命、

更精準，進而會改變未來戰爭

的進行方向，儘管使用該武器

本質上就存有風險，且新技術

現階段仍有所限制也是如此。

從長期來看，基因武器的功能

將會偏向「戰略嚇阻」，而軍事

醫學研究院研究員也警告「蓄

意濫用基因武器將對全人類造

成無法預測的災難」(China Mil-

itary Network, November 10, 

2017)。根據共軍目前進行中的

學術與商業研究來看，這類對

於未來效能的理論與推測，有

可能成真。

中共的CRISPR研究
以最基本的層面而論，CRIS-

PR是一個基因編輯工具，這種

既準確又有效的編改技術有著

極大的潛力。10 從一開始在各種

學術機構與企業內的中共科學

家，就是實驗這項技術的先驅，

其中包括管理中共「國家基因

庫」的華大基因公司。11 中共在

CRISPR的研究上，已經將基因

編輯技術快速進展到動物及人

類的臨床試驗階段，部分原因是

由於中共在醫學研究的法律規

範較為寬鬆。12 例如目前至少有

14項CRISPR試驗正在地方醫院

進行中，這些試驗主要用在探索

這項技術治療癌症的可能性。13 

但引人注意的是，這些正在進行

的試驗中有五項牽涉到隸屬共

軍的醫學機構，包含共軍總醫

院與軍事醫學研究院。14

至今，使用CRISPR技術在動

物上是中共在此領域研究中非

2017年11月10日《解放軍報》上的一篇文章〈基因武器如何影響未來戰爭〉。
(Source: Baijia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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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項目。15 例如為了器官

移植而使用基因改造動物去培

育近似人類的器官，這當中不

僅有利可圖，也能在醫療上解

決器官短缺的問題(Bloomberg, 

August 10)。使用此技術創造出

肌肉高度發達的警犬，也證明

了基因編輯動物有助國家實現

高壓統治(MIT Review, October 

19, 2015)。於此同時，華大基因

也試圖行銷如「迷你豬」這類複

製或基因編輯動物作為寵物，

北京希諾谷生物科技公司也複

製了一些犬隻，用來當作寵物與

執行警務(Netease S&T, August 

22)。中共研究者已經掌握如何

運用基因編輯動物，以進一步

改造成適合研究人類疾病與特

質的模組，像是研究智商。例如

中共「腦計畫」的主要設計者蒲

慕明，已經在位於上海的中共

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進行獼

猴的複製與基因改造，將牠們

「客製化」以符合特定研究需

求。16 比方說利用CRISPR技術

讓BMAL1基因(與生物的晝夜節

律有關的基因)無法運作，使神

經科學研究所團隊得以研究相

關疾病並創造失調症狀，例如

睡眠障礙與憂鬱症。17

雖然CRISPR技術在醫學與農

業的用途上有許多讓人振奮且

明顯有益的應用，但在其他領

域上中共的相關研究則引起了

道德與安全上的爭議。18 惡名昭

彰的例子是，第一批接受基因

工程而誕生的人類就是在中共

出生，生物學家賀建奎為了讓一

對雙胞胎嬰兒對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HIV)免疫，而移除了他們

的CCR5基因。19 但是某些科學

家也在猜測，賀建奎是為了強

化這對嬰兒的認知能力而移除

該基因，因為這是該改造工程

的附加優勢(MIT Review, Feb-

生物學家賀建奎因製造基因編輯嬰兒而遭到批評。(Source: 達志/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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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ry 21)。賀建奎對道德倫理的侵犯受到來自中

共與世界各地科學社群的譴責，也推動了立法管

制人類基因編輯的行動。20 同時，軍事、學術及商

業研究方向的整合似乎也在進行中。例如華大基

因公司跟共軍國防科技大學研究人員共同合作，

包括各種合著出版品、設計CRISPR技術的工具，

雖然這樣的合作不令人意外，但依然值得注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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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還在假設階段，但已經有跡象顯示，共軍

研究人員已開始研究其潛力。基因工程在材料

科學上能有多種軍事應用，如在航海與航空領域

方面。然而，當中共中央軍委科學技術委員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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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些交錯的利益行為就值得我們的關注與斟

酌。例如，一篇發表於2016年〈人效能增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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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大「人效能增強技術」之一，可以用來強化人

類的戰鬥效率。這位研究者強調因為CRISPR具有

作為「顛覆性」科技的「巨大潛能」，因此中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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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把握先機」。

結論
無論如何，現今的生物科技面臨革命性的進

展，而不管是在醫學、軍事用途、或國家綜合競爭

力等方面，這項科技的戰略用途才剛開始被人們

注意到。22 如今中共正在積極探索這類生物跨域

科技：從CRISPR的重大發展，到仿生機器人、智

慧化外骨骼，以及人機協作技術。因此，當中共的

大學與企業在此領域尋求投資，並擴大全球研究

合作之際，與中共合作的國外夥伴必須要留意中

共研究者的意圖與參與動機。例如，儘管生物醫

學研究能在醫學與治療學上創造可觀的應用，但

吾人需注意這些研究交流對道德倫理與國家安

全造成的外在影響。23 從現在開始，這些趨勢將

需要持續分析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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